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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战士

——吴伯涵烈士传略

张保友 闫 峻

土地革命初期，活跃在固始东部的革命群众组织扁担

会，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声势之大，战果之辉煌，在豫

皖边区是空前的。正是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在党

的直接领导下，打盐卡、抗地租、砸民团、除匪患，给反动

统治阶级以有力地打击，尽管最后遭到敌人的镇压，但在开

展武装斗争，造成割据局面以及配合主力红军消灭敌人，巩

固扩大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鄂豫皖斗争

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烈士吴伯涵就是扁担会的创始人和后来的主要领导人

之一，他虽然已经殉难九十余了，但他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光

辉的革命业绩，人们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吴伯涵原名吴为凡，祖籍河南省固始张广庙杨井村。

1898 年 4 月出生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是时吴家有田地七百

多亩，并在张广、王集两镇开办了粮行、线行、药店等店铺，

全家老少四十口，长工、伙计十多人，生活比较富裕。由于

父辈的苦心经营，可谓人财两旺，为远近各家所不及，在当

地享有一定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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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涵幼小时聪明过人，善于思考问题，遇事总好问个究

竟，深受家人邻里喜爱。1912 年秋入泉河铺正直镇高级小学

读书，由于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在家庭和学校，伯涵初步

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穷人帮富人做工，出尽牛马力，

却受冻挨饿；贫民百姓的孩子衣衫褴缕，放牛拾柴上不起学，

即或进了学校，也要受到豪门子弟的欺凌和冷眼等等。这些

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伯涵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

时他为此愤愤不平。

1914 年以后，江梦霞（毕业于开封河南省立高等优级师

范学校，后为我党早期党员，开封党组织创始人之一）来正

直镇小学任国文教员。江梦霞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述中华

民族的伟大，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进而阐述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他积极提倡民

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奴化，教育学生“好男儿志在四方”、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上学求知，不能只顾家庭或个人的

升官发财，要为国家着想，为社会服务”，以培养学生的斗

争精神。他还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同情劳动人民，站在劳苦

大众一边，江老师的谆谆教导，简直使吴伯涵着了迷，他不

仅铭记在心，而且还和一些进步学生一道参加江老师亲自带

领和组织的植树、修路、帮助农民挖塘修坝等义务劳动。尽

管抹脏了衣服，劳累了身躯，但每当劳动归来，伯涵总是无

限的喜悦。共同的理想和志向，犹如一条纽带，把伯涵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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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这两颗滚烫的心，紧紧地系在了一起。伯涵十分尊敬老

师，特别崇拜江梦霞老师，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江老师求

教，汲取政治营养；江老师对热情、好学、诚实、豪爽的吴

伯涵也非常喜爱和器重，更加注意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不

遗余力地精心培养和耐心辅导，江老师的教育、启迪，为后

来吴伯涵的健康成长，奠定了牢靠的思想基础。他的“立志

做大事，而决不做大官”的志向就是这时确立的。

1919 年吴伯涵的启蒙老师江梦霞应河南留学欧美预备

学校校长张鸿烈（固始县人）之聘，前往该学校任教员，因

为伯涵和他的老师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江老师的积

极荐举下，吴伯涵也于次年到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习，他决

心不负老师的重托和家人的期望，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知识

的高峰，他除了出色地完成校方设置的各科专业课程的学习

任务外，较多地和江老师及其他进步师生接触，如饥似渴地

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不只一次地高举旗帜，高呼“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参加集会、游行，并开

始观察社会研究现实。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江梦霞更

加成熟了，努力寻求革命真理，积极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

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紧扣着吴伯涵的心弦。在省

城开封，吴伯涵亲眼目睹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北洋

军阀政府的屈膝叛卖，造成历史古都乃因整个中国政治腐

败，经济萧条，匪患四起，民不聊生的现实。暗暗痛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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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拯救中华民族，为国家的复兴做一番事业。

在开封学习时，吴伯涵经常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到

一些手工业作坊做工，一方面身体力行，接近工人群众，增

强阶级友爱，另一方面学习生产技术，掌握操作工艺。他的

织袜织帽技术，就是这个时期在南城丁姓袜铺学会的。

1922 年吴伯涵以优异的成绩告别了开封留学欧美预备

学校，走上了新的征途。

（二）

1923 年冬，已经在开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江梦霞，

回到家乡潢川，准备在县城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经过与进

步青年杨笠生、杨萍如、刘理葛、刘康孚和寒假从南京上学

返家的徐智雨等会晤、计议，决定建立袜厂，以取得合法身

份，并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吴伯涵应江梦霞之聘，

来到潢川，参加了袜厂的筹建工作。袜厂由吴伯涵、江梦霞

等七人合资经营，共投入资金两仟元，其中吴伯涵投资五百

元。厂房借用刘理葛家的住宅，坐落在潢川城内顺东关街。

办厂的宗旨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进步思想，组织进步力

量，联络革命工作；适应社会需求，生产价廉耐用的棉袜棉

帽，以抵制“洋袜”“洋帽”；安置部分贫困的进步青年，筹

集部分革命经费。

建厂时，江梦霞负责全面领导和组织工作（江后来回开

封，由刘理葛任经理，主管工厂）；刘康孚负责帐目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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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吴伯涵任师傅，进行技术指导和管理，并负责一些思

想进步政治可靠的青年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工作。

工厂名称及商标，按照组成人员入股先后秩序，定名为

“六一”袜厂，商标图案为一个胖娃娃（意为中国的新生），

天真烂漫地玩弄着两个骰子（赌具，又叫色子），一个骰子

上显一个红点（象征共产党），一个骰子显六个绿点（代表

劳苦大众）。寓意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全国

人民起来革命才能实现。借以唤醒亿万民众投身革命的洪

流。

经过充分地准备，修整了门面、厂房，购置手摇织袜机

二十台和必要的原材料，招收技工和学徒六十名。1924 年 4

月，吴伯涵等人在门前挂上“六一袜厂”的匾额，张贴了“焚

香除废气，燃蠋放豪光”的对联和“劳工神圣”的横眉，在鞭

炮声中正式开业投产。

袜厂从开业那天起，就成了党联系进步青年的场所，蔡

仲美、吴丹坤、苏井观、徐智雨、冯新宇、蒋镜清、张彦武、

张相舟等一批热血青年（这部分人以后大都投身革命，成为

党的领导骨干）都先后到过袜厂，江梦霞经常从开封带回《新

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分

给青年们阅读。还同他们议论国事，评击时弊，激发他们的

爱国热情。我地下党员也以做生意为名，到该厂接头，传递

文件，开展革命活动，袜厂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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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吴伯涵作为江梦霞的得力助手，除搞好生产管

理外，凭借织袜“师傅”的合法身份，为接待、联络各地有

志青年和党的秘密“交通”，为传递党内文件和情报，做了

大量的工作。对豫东南进步思想传播和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三）

在以“六一”袜厂为依托的革命局面打开以后，吴伯涵

经过组织同意，继续作为袜厂的股东、师傅，于 1926 年夏，

回到了家乡——固始县张广庙，这里本来就是穷乡僻壤，土

地贫瘠，十年九旱，百姓终年不得温饱，加之大匪首蔡筱谷

办起民团，与恶霸董秉成、万子新狼狈为奸，为害乡里，闹

得人们走投无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家乡的境遇，使伯涵

目不忍睹，他毅然决定和贫苦的乡亲一起，改变这种黑暗的

世道。

这时，伯涵的家庭是富裕的，几年前与姜氏结婚，关系

尚好，已有一个女儿，当时其家庭的主持人、堂弟吴伯洲曾

说：“大哥回到家来，可以无忧无虑，坐享其成。”伯涵没有

留恋优厚的物质生活，分享朝夕团聚的家庭幸福，而是通过

关系，当上了张广庙小学校长，栖身于庙堂，伺机开展革命

活动。

1926 年的张广庙小学，只有两个班，学生五六十人，冷

冷清清。为扩大招生名额，改变东乡文化落后的状况，吴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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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冲破重重阻力，组织全体师生，动员自己家里和岳父家里

的长工参加扩建校舍，他亲自动手和大家一道，将张广庙的

中庙、北庙泥菩萨推倒，“活佛爷”砸烂，改庙堂成教室；

将五十余亩庙田收归学校所有，课租由学校支配，并开辟了

操场，筑起了围墙，到 1927 年，学生迅速增至二百多人，

教师十多人，伯涵利用校集、朝会和课堂，经常对师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号召学生讲科学，学文化，反对封建迷信；

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后来，公开提出反对剥削，反对压

迫，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他还带领学生参加修路、栽树

等义务劳动；亲自组织学校文娱队编排节目，到街头演出；

在自编的短剧《可怜的秋》中他扮演地主老财，通过表演，

把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罪恶行径，揭露得淋漓

尽致，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吴伯涵在全力办好学校的同时，十分注意接触地方进步

人士和贫苦农民。在这里，他通过一个“玩猴人”继续和“六

一”袜厂保持联系；以同乡同学的关系和县委书记蔡仲美接

上了关系，并于 1927 年冬，经蔡仲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还将刚从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回来的张仲武及

时聘请为教员，以壮大学校进步力量；当地一些贫苦农民也

经常到这里寻求生存的出路。

1927 年，继甲寅之后的连年灾荒，广大农民的生活极端

困苦，为了活命，他们纷纷出外扛长工，或三三两两肩挑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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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贩卖食盐、山货；有的则全靠两个肩膀一条扁担，为人

担脚挑货，卖力气，以挣钱糊口，就是这样一些人，却成了

税卡、盐卡、土匪盗贼抢的对象，遇到税卡、盐卡，有时被

重罚，有时被没收；遇到拦路的土匪，则被洗劫一空，经常

赔本折利，严重的还遭到毒打。于是人们自发地由跑单帮到

结伙，人多势众，官卡土匪也不敢轻举妄动。后来，这些做

生意的，担脚运货的都成了一帮帮、一伙伙的，其中以帮工

出身的向德根、孙金友一伙人数最多。

向德根、孙金友、王二、王老背等人都是吴家的佃户或

长工，在交往中他们感到伯涵正直、有学问，好为穷人鸣不

平，因而很敬重他，伯涵也常为他们排忧解难，思想上已产

生了共鸣，在吴伯涵的倡导下，又邀来邻居祝文才等，在张

广庙学校聚会。他们烧纸钱、喝血酒、发誓言，结成把兄弟，

成立了“烧香会”，大家推选吴伯涵任会长，伯涵经常给会

友们讲梁山好汉杀贪官、除污吏，打富济贫的故事；讲贫富

并非命运注定，要过好日子，必须起来斗争等道理；并指点

他们躲卡跑税的方法，巧妙地与官卡、民团周旋。随着人数

的增加，为更好地组织和动员民众与官匪开展斗争，同年六

月，将“烧香会”改为“扁担会”，经过秘密串联，三个月，

会员发展到六十多人，吴伯涵继续任会长。这时的斗争策略

也由消极防御到主动自卫，由对付盐卡、税卡到惩治地霸。

扁担会初步成为抵卡抗税（租）的群众组织，有效地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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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官卡土匪的嚣张气焰。

（四）

“四一二”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到处一片白色恐怖。“三一八”大荒坡农民

暴动失败，更加剧了豫东南的恐怖气氛，为保存革命火种，

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固始县委由城关移至东乡张广庙。以扁

担会为依托，重整党的组织。在豫东南特委的指导和吴伯涵

的全力配合下，县委得到了充实和加强，蔡仲美继续任书记，

吴伯涵任组宣部长，熊超一等五人为委员，特委委员易宗帮

作为吴伯涵的“客人”，住在吴的家里，参与领导工作。

为便于活动，伯涵早在 1928 年春天已借助于家庭势力

和亲属关系，打入蔡筱谷民团内部，当上了分队长，在伯涵

任张广庙小学校长时，同蔡筱谷已有过接触，因为有文化，

能干事，曾得到过蔡的赏识。伯涵当了“分队长”掌握了手

下十余人（枪），借此合法身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县委根据豫东南特委的指示，积蓄、发展革命力量，在

时机成熟时，组织农民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割据局

面。吴伯涵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任务更大了。他既要当好校

长、“分队长”，更主要的还要当好部长、会长，终日奔波不

息。

在纷繁的工作中，伯涵首先抓住了扁担会的整顿和扩

大。1928 年冬扁担会已发展到近百人，按照会员分布，设了



10

桂桥、杨井、九龙、草河头四个分会，并确定了负责人。十

二月，吴伯涵和蔡仲美先后在周家河湾和湖塘埂秘密召开会

员大会，集体讲述了扁担会是由穷苦的农民百姓组织，是共

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山里来了共产党，只有跟着

党，打土豪、分田地，推翻旧社会，建立新政权，才能翻身

得解放，当家作主人等道理。会上进行了组织纪律教育，要

求每个会员“一切行动听指挥”、“千万保守组织秘密”。会

后把讲话的主要内容，如“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回老家，

合理又合法”、“建立苏维埃政府”等让会员熊岐周写成传单

标语，贴在泉河、张广、罗集、石庙等地。

1929 年年 3 月 13 日，吴伯涵、蔡仲美等七人，作为固

始的代表出席了中共豫东南特委召开的豫东南七县党代表

会议。回来后对会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

“实行武装割据”的决定，做了认真的讨论，和具体部署，

还将会议精神及时向扁担会中的党员骨干进行了传达。在代

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经过宣传发动，要求参加扁担会的人

越来越多。吴伯涵及县委的负责人因势利导，深入到平楼、

刘楼、杨井、石庙及安徽霍邱的陈棚、茶庵、高镇等地，亲

自组织动员，把那些出身好，苦大仇深，有斗争精神的农民

及时吸收到扁担会中来。到 1929 年秋，扁担会又增设了平

楼、石庙、蔡下园、阎桥、何桥等十三个分会，会员发展到

一千九百多人。活动在以张广、罗集为中心，北至淮河沿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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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别山麓，东部伸入安徽霍邱境内，西抵杨集、胡族和商

城的上石桥一线，纵横百余里的广大地区。

为了发挥少年儿童的作用，伯涵在周家湾和石庙集朱家

学堂建立了两支少先队，由童篾匠和孙瑞炎任队长，他们主

动站岗放哨，打听消息，传递情报，为扁担会做了一定的工

作。

在组织扩大扁担会的同时，伯涵十分注意党组织的发展

工作，他将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好的立场坚定的会员，积极向

县委推荐。在张广学校首先接收张仲武入党，接着吴伯涵又

介绍帮工出身，参加扁担会最早的向德根、孙金友入党。1928

年秋在九龙村建立了扁担会中的第一个党支部。直接属县委

领导，吴伯涵兼任支部书记。嗣后，蔡善芳、蔡仲美、周新

久、周光普、尹东轩、殷海洲、周杰斌、周维才、董云重（后

叛变）、游文山、王玉如（后叛变）等三十多名骨干会员也

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杨井、刘楼等十三个扁担会分会

中建立了党支部，由县委任命了各支部的负责人，至此，扁

担会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创造暴动条件”，“实现割

据局面”，县委决定在扁担会中建立游击大队。以党员为骨

干，挑选扁担会的中坚分子参加，开始三十多人，后来扩大

到近百人。吴伯涵任大队长，蔡仲美任政委，下设三个小队，

建队时仅有两支手枪和几支老套筒，主要武装是大扁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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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和大刀。

吴伯涵从扁担会建立起，便领导会员同税卡、盐卡、地

霸、土匪及反动当局开展了针锋相对地斗争。游击大队成立

后，伯涵又率领这支队伍，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建立苏维

埃政权而英勇奋战。

打击税卡、盐卡。1929 年冬，吴伯涵、蔡仲美率扁担会

员三十多人，从安徽河口集贩盐归来，在三道堰与霍邱县的

盐卡遭遇，贪婪的盐卡又象往常一样扬言要“照票”查税，

进行敲诈勒索，会员们早已怒不可遏，他们操起手中的大扁

担打得税卡个个鼻青眼肿，喊爹叫娘。从此，税卡再也不敢

在这里横行霸道，来往客户可以畅行无阻了。

抗租抗粮。1929 年秋旱灾严重，收成仅有往年的一半，

但官府、地主的课项有增无减。广大农民的生活难以维持。

这年冬，吴伯涵发动和领导了张广一带方圆几十里的抗租抗

粮斗争。亲自在洪家楼（今刘楼村）召开扁担会骨干和佃农、

雇农参加的群众大会，部署“双抗”行动计划。广大贫雇农

积极响应，不交租、不交粮。仅张广庙一个村就有七十一户

农民拒不送租送粮。最后抗粮的群众在吴伯涵的鼓动下，一

鼓作气，驱走了官方派来催粮的差役，打击了最反动的地主，

要回了为抗粮被抓走的会员，取得了抗粮斗争的胜利。

惩治地霸。杨井子地主胡兴才，挖沟筑寨，以护寨为名

买回枪支，为非作歹。1929 年春的一个夜晚，吴伯涵、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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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带领游击队员向德根，朱怀同等十几人，冒雨冲进胡家，

给其以教训，并夺得长枪一枝，银元六十块。

大义灭亲。1929 年秋，伯涵的革命活动为其堂弟吴伯洲

（行二、伯涵家庭的主事人）发现，受到训斥。吴伯洲说：

“干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我们家有田、有地，有钱、有势，

你怎么能和那帮穷光蛋一起胡闹呢？”伯涵反驳说：“这个

世界太不公平，种田的没有粮吃，织布的没有衣穿，而官吏、

豪绅不劳动反而吃的鸡鸭鱼肉，穿的是绫罗绸缎，我们就是

要联合劳苦大众把这个世道翻个个。”并劝说吴伯洲参加共

产党，一道干革命，为推翻旧世道出力，而吴伯洲顽固不化，

对伯涵的话置若罔闻，还强词夺理，硬要“伯涵洗手不干”，

两人各持已见，骑虎难下。最后吴伯洲露出了反革命嘴脸，

竟声称“如若再干共产党，我就报告蔡大爷（即剿共大队长

蔡筱谷），让他将这里的共产党一网打尽。”伯涵感到情况紧

急，他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手足情，毅然决然向党组织汇

报了这一情况，并亲自安排党员周杰斌、周维才将吴伯洲秘

密处决于张广桂桥，清除了隐患。

参加攻打商城的战斗。1929 年 12 月 24 日，奉红三十二

师师部命令，吴伯涵和蔡钟美，集扁担会中坚分子三十多人，

连夜顶风冒雪赶到指定地点，与我县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的

部分人员一起，于 25日晨参加了攻取商城的战斗，由于吴伯

涵、蔡仲美等人机智灵活，作战英勇受到师部的表扬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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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反动民团。匪首张宇藩逆历史潮流而动，为阻止苏

区人民与大别山腹地联系，以“联防”为名，将其民团移防

郭陆滩镇，与当地官吏地霸勾通一气，抓丁派款，搜刮民脂

民膏。1930 年 2 月初，吴伯涵和蔡仲美在亲自侦察并和红三

十二师取得联系后，带领独立团战士二十余人夜袭郭陆滩，

打死团匪十余人，缴获长枪八支，团部被摧毁，张匪落荒而

逃，后又乖乖地缩回张老埠，不敢在郭陆滩兴风作浪了。

吴伯涵还领导和参加了扁担会及游击队镇压反动地主

张国彬；惩罚恶霸李家成，处决匪首董大牛等许多重大活动。

（五）

扁担会的斗争越来越深入、广泛，威望越来越高，广大

人民拍手称快；以蔡（筱谷）、董（秉成）、万（子新）三霸

为首的地方反动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行了疯狂地反

扑，施展种种阴谋，欲置革命者于死地而后快。

1929 年冬，县委在蚂蚱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1930 年

农历 3 月 28 日，利用张广东岳庙逢会，老百姓赶会，豪绅

地主聚会的机会举行暴动，处死蔡、董、万三巨头，建立苏

维埃政府。为保证暴动的顺利进行，扁担会的游击大队遂扩

编为固始县独立团（辖三个营），蔡仲美任政委兼团长，吴

伯涵任副团长，独立团作为暴动的骨干力量，吴伯涵为主要

指挥者之一。

1930 年初，正当暴动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间一天天

逼近的时候，张金山、洪玉章、王玉如先后叛变革命，将扁

担会的行动情况报告给反动民团头子、铲共大队长蔡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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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匪凶相毕露，立即设下陷井，对伯涵下了毒手。2 月 24 日，

蔡筱谷以议事为由，差人邀吴伯涵到大队部。伯涵虽已觉察

到势头不对，但唯恐不去会引起蔡的怀疑，影响整个部署，

他临危不惧，置生死于度外，仍按时赴约，刚走进大队部院

内，伯涵被蜂拥而上的团丁摘下身上佩带的手枪，捆绑起来，

关押在后院一个阴暗潮湿的房子里。

在秘密地审讯中，老奸巨滑的蔡筱谷假惺惺地对吴伯涵

说：“你是我的分队长，参加共产党是受了别人的欺骗，只

要你交出暴动计划和领导人，向我认个错，我马上就释放你，

你仍然是我的分队长。”伯涵坚定地说：“参加共产党，并非

上当受骗被人利用，是我自觉自愿的。暴动计划是我们党的

机密，我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你。”蔡筱谷恼羞成怒，嚎叫着

“给我用刑！”刽子手先让伯涵坐老虎凳，后用麻绳“锯”，

再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打，几经折磨，死去活来，被打得皮开

肉绽，满身血迹，但他神态自若，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一切

问题。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杀人魔王蔡筱谷，对伯涵进行

了最后一次审讯，他冷笑着说：“吴伯涵，你这叫自讨苦吃，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现在回头还不晚。”没等蔡匪说完，伯

涵愤怒地说：“要杀、要砍，由你，要想得到什么，休想！

总有一天，人民要铲除你这个害人精的！”蔡匪气急败坏，

声嘶力竭地嚎叫：“这些人和共产党铁了心了，杀、杀、杀！”

1930 年 2 月 28 日，吴伯涵、蔡仲美等七人被杀害在张广庙

北头的杨井岗，伯涵年仅三十二岁。


